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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翻译家、启蒙思想家

和教育家严复曾于安庆任安徽高等
学堂校长，并与桐城派有着极深的
渊源。近期，中共桐城市委、桐城
市人民政府和安庆市桐城文化教育
发展基金会、安徽广播电视台正在
联合摄制大型电视人文历史纪录片

《桐城派》。桐城派主盟清代文坛二
百余年，影响遍及全国，代表作家
众多。其中，严复是否能够入选拍
摄作家名录特别值得公众关注。

如果单论个人成就，严复入选
没有悬念；悬念在于历史上人们对
他是否归属桐城派的问题存在分歧。

以胡适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认可
严复为桐城派嫡传。他在《五十年
来中国之文学》 中明确指出：“严
复、林纾是桐城派的嫡传”。姜书阁
在《桐城文派评述》中也持相同观
点：“严、林皆受古文法于吴汝纶，
故为桐城派人。”但是，也有部分学
者观点相反。如刘声木在《桐城文学
渊源考》一书里虽然收录桐城派成员
多达 1200 余人，但严复和林纾都没
有位列其中。理由有二：首先，刘虽
然承认严复曾跟桐城派大师吴汝纶
学习古文，但不认为他们构成正式的
师生关系。吴汝纶确实非常欣赏严
复并在古文学习和翻译中给予很多
指点，但对严复拜师受业的请求

“谢不敢当”。因此他们更多是一种
相互欣赏的忘年交。如吴在往来书
信中一直尊严复为“我公”：“得我
公雄笔为之追幽凿险，……今世盖
无能与我公上下追逐者也”。而严复
后来似乎也更多把吴汝纶视作知音
挚友，得知吴氏去世的消息，严复
万分悲痛：“惠施去而庄周亡质，伯
牙死而钟期绝弦。”理由之二，严复
作品的文体形式和思想内容都有违
桐城古文。严氏主要作品是翻译，
而不是书、序、记、论、墓志铭等
传统意义上的“古文”。另外，传统
的桐城古文上承左史秦汉、下继唐
宋八家，主张“文以载道”。桐城派
作家特别追崇的八家之一韩愈就曾
声言：“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

之好，好其道焉尔”。所以桐城派古
文多以阐释儒家精义为宗旨。而严
复的译作介绍西方最新哲学伦理，
振聋发聩，反而对传统思想构成巨
大冲击和挑战。

本文认为胡适的观点实事求
是，而严复不属桐城派的观点很难
站住脚。

首先，在刘氏的《桐城文学渊
源考》中，拜师时同样被吴汝纶婉
拒的马其昶等人被归为桐城派，独
把严复、林纾排除在外，这完全自
相矛盾、自乱体例。同样，曾国藩
没有机会亲聆姚鼐庭训，但由于其
敬服姚鼐、酷爱并倡导桐城古文，就
不仅被归为桐城派，而且被公认为桐
城派的中兴领袖。其实，判定作家是
否属于某个文学流派不能限于其是
否拜入师门这个外在形式，而应该看
其深层的写作风格和旨趣追求。严
复数次就古文和翻译向吴汝纶求
教。吴氏“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
对严复译介西学鼎力支持，对严复文
章高度欣赏，并对严复的译文从总体
原则到具体细节都给予悉心指导，
要求他遵循桐城义法并注意“化俗
为雅”。严复也非常尊重并虚心接受
吴的建议。《天演论》 上卷 18 篇的
篇名中，严复使用吴拟篇名 17 个；
下卷17篇中，采纳吴拟篇名11个。
难怪吴汝纶病逝后，严复作挽联：

“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唯使
君。”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吴汝纶在
严复的心中不仅是忘年交，也是难
以忘怀的恩师。

刘声木的第二个理由似乎有些
道理，却同样经不住推敲。按照传
统观念，翻译作品不能和文学创作
相提并论。然而，现在国内外越来
越多的学者认为翻译作品应该得到
公正的对待，应该被归为译者的本

国文学。并且，严复的译作和一般
的翻译作品又有所不同。清华大学
王宪明认为：“严复的胸怀与理想，
远非一般翻译者可比。”他有两个核
心关注，一是振兴国家，二是融通
中西。通过“体悟西方何以恃强的
文化内涵”构建中华新文化从而实
现救国强国。因此，他不是单纯的
译，而是在他译著中通过对原文的增
删、案语、译注等多种方式融入自己
的思想，也引导读者更好的理解原
文。如在严译《社会通诠》中，除了严
复的案语、注释外，单在正文8.6万字
里，就有1.9万余字是严复根据不同
情况增加的。正因为如此，傅斯年讥
严译为“乱译”，胡汉民批严译为“篡
改”。从直译的标准看，严复有些地
方似乎对原文不够“忠实”。但他绝
对不是乱译，而是兼顾信、达、雅，殚
精竭虑，苦心孤诣，常常“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所以，严复的译文质量
非常之高。胡适就明确表示“在原
文本有文学之价值，在古文学史上
亦有很高之地位”。闻一多认为严译

“辞雅意达，兴味盎然”，鲁迅也认
为：“《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
字的平仄都很用心。”吴汝纶更称其

“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与传统古文不同，严复的译著

确实没有阐释儒学之道，反而背
“道”而驰、介绍西方思想。这个理
由同样不能把严复排除在桐城文派
之外。“道可道，非常道。”当传统
的思想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甚至阻
碍社会发展的时候，救国强国肯定
需要探寻新“道”。严复依凭自己深
厚的西学根底，精心选择原作，为
当时封闭沉闷的中国社会引入了西
方社会全新的思想。正是这些译著
中所载的新“道”，影响了包括李大
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和胡适

在内的一大批五四先驱。经过他的
译介，物竞天择的思想广为传播、
深入人心。李泽厚认为严复“不但
在当时是先进的，而且无疑对后人
（包括毛泽东同志） 起了重要影
响。”毛泽东把他和孙中山等并举为

“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
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胡适推严
复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
人”。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
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人。”周镇甫先生在 《严复思想述
评》中更推严复为一位“划时代的
人物”。作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
家，严复是以古文载新道。他融汇
中西文化之道的思想和桐城派大家
吴汝纶不谋而合，所以他们才彼此
倾慕，互为知己。如果说曾国藩以
批判精神对桐城派的改造实现了桐
城派的中兴，那么，严复的西学译
著则代表了后期桐城派救国强国的
探索和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精神。

“闽山遥接皖山苍，儒泽千秋溯
紫阳。”这两句诗是桐城派后期大家
姚永朴对翻译大师林纾古文的称
赞。其实，如果用这首诗赞美严
复，一定毫不为过。他们都同样来
自福建，同样深受桐城派的影响，
同样坚守了桐城派古典清雅的文
风。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通过传
承桐城派的文学主张，传承了历史
悠久的中国古文风骨，还为当时迷
茫羸弱的中华民族带来了美味营养
的精神食粮。他们都是“桐城文言
世界最后的守护者”，也是引领我们
的前辈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

期待大型电视人文历史纪录片
《桐城派》能够不负众望，展示一代
大师严复的风采。

闽山遥接皖山苍
汪中平

我家后院有两株树，一株乌
桕，一株桑。我偏爱桑，因为它每
年暑假都为我源源不断地提供难得
的甜甜紫紫的桑葚。对于乌桕，我
一向敬而远之。因为它喜欢生虫，
一种名叫“洋辣子”的毛毛虫，通
体黄色，间有黑纹，一旦触碰，肌
肤奇痒难忍。但是乌桕那雪白光滑
的籽粒很受我和小伙伴青睐。我将
一根竹筷随意剖开，制成一柄简易
的“手枪”，乌桕籽，此时就能充当
最廉价的“子弹”。我时常和一帮

“烧棉花籽的”一起，爬上乌桕，收
获满满一口袋“子弹”，然后飞奔在
街头巷尾，左右出击，展开一场场
别开生面的游击战。

我对乌桕的爱，是源于父亲与
街坊的一次刮白。刮白，就是闲
谈。那次刮着刮着，街坊就笑说当
年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信泰南
货商店，柜台上突然出现一个年轻
俊朗的小朝奉，着一袭老布 （土
布） 衣褂，灰不溜秋，一看就是拿
乌桕树叶皂的！皂，其实就是染色。

或绿或红的乌桕树叶能作染
料？我将信将疑。为此，专门查找
了不少资料，方知乌桕的叶子中含
有单宁，而单宁可以用来制作黑色
染料。这种染料信手可得，无需成

本，旧时，坊间几乎家喻户晓。取
乌桕树叶沤烂，呈墨色时，就将家
织土布投入其间，以文火慢煮半个
时辰，皂色就会附着不褪。父亲当
年本是一介书生，17岁那年，已经
读了“十年长学”的他，在一个月
黑风高的夜晚被土匪绑票了。祖父
不得不贱卖了所有田产，东挪西
借，凑足 500 块大洋，请人从黑风
寨赎回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父亲。从
此，父亲丢下书包，脱下长衫，穿
上乌桕叶“皂”就的短袄，成了一
个任人差遣的柜台小伙计。

我与乌桕结缘，是源于一张婚
床。对于婚床，吾乡人特别讲究，
必须挑选上好的乌桕木打制。乌桕
又名“百子”，寓意多子多孙。择
树，浸料，晾干，终于在一个春暖
花开的黄道吉日，先请盖匠师傅下
料，再请木匠师父进门，最后一道
工序是漆匠师傅描眉亮肤，高端美
容。那是一座新式花床，四柱上
顶，三面围栏，造型典雅，通体枣

红。面罩上方有鸳鸯戏水、百年好
合、多子多福等五幅玻璃漆画，给
人一种温馨温暖庄重敦实的感觉。
父母是从民国时代过来的人，他们
的用意我自然清楚。他们希望我就
在古镇觅一位可心贤淑的姑娘，在
百年沧桑的老屋里张灯结彩，举办
一个辉煌体面的老式婚礼，从这张
婚床上，看到一群蹦蹦跳跳的后世
子孙，把根留住。那次从代课的中
学回家，父亲抚摸着我的婚床说：

“看，上好的梓树，连块结疤也没
有。多好！桑梓桑梓，有桑有梓的
地方，才是你的家！”

可惜，我辜负了父母的殷切期望。
在那个乌桕树叶一片火红的日

子里，我怀揣一纸通知离开了生我
养我的故园，母亲一直把我送到街
口的那株梓树下面。走出好远，回
头望去，母亲还站在那株乌桕树
下，白发，在风中飘逸，而她，却
撩起围裙的一角，在擦拭泪眼。从
此，风中的白发，蓝布的衣褂，黑

色的围裙，火红的乌桕，像一幅画
在游子的内心深处存盘。在后来的
日子里，我每次从外地回家，总会
在那株乌桕树下看到伫立风中的母
亲。我远离家乡时，母亲又会送我
于那株乌桕树之下。母亲知道，那
株乌桕下面的路，不是一条普通的
路，路的远方，有她的骨肉，她的
儿子！

故乡的乌桕，这个穿越时空千
年的古老物种，就像我的白发苍苍
的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那么的挺
拔优雅，那么的令人思念。

那年，母亲患病了，我要把她接
到城里，可是，母亲却在码头上涕泗
横流，怎么劝也劝她不住。那次出行
真的就让母亲远离了桑梓。古镇的
那株乌桕树下，再也没有母亲飘逸的
白发。母亲走在一个秋天的下午，那
正是乌桕红得像火一样的日子。那
天深夜，我在远离故土的城市里，
在一本日记的扉页上反反复复涂满
了两个字：乌桕！乌桕！

乌 桕
史良高


